
2021年12月16日，近26个社团合办“全港省级同乡社团支持立法会选举花车”大巡游，车队约涉100部车，巡游港九新界呼吁市民投
票。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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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更新后，一场疏离的立法会选举

民众与选举之间暴现的距离感，就是政府机关动用千方百计也难已挽回。被压抑的讨论空间，也窒碍了社会关注。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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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 政治 立法会选举 国安法 香港政治 香港
明天，香港将迎来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也是反修例运动结束后、港区国安法以及“完善选举制度”实施以

来，首次立法会选举。选举前两天，立法会议事堂过去悬挂的特区区徽，被换上中国国徽；立法会秘书处

回复媒体查询，指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举行立法会议员宣誓的场地必须悬挂国徽。

在立法会选制全面被中央政府改造，主流民主派人士身陷囹圄后，民间对今次选举反应冷淡，甚至出现厌

恶拒绝。网上鲜见讨论，选举论坛观众寥寥，街站只见呆站的义工，以及更显冷清的候选人录音。为催谷

投票率，港府较以往更为卖力宣传，上至特首林郑月娥，下至各级司局长，频于不同场合用不同理据与话

语，呼吁市民投票；同时，也推出不同新政策，如开放内地港人可于边境口岸投票、公共交通机构于投票

日提供免费乘搭等等。

惟一切举措似乎难见成效。根据独立民调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最新选举调查，有意欲投票者为48%，是

历年调查中最低。对比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当时最后一轮民意调查显示，83％市民表示会去投票。另

一家研究机构中大亚太研究所民调亦显示，表示一定会和可能会投票的市民占48.2%，对比上一届选举的

87.9％少近一半。

“首先这已不是自由选举，还有很多manipulation，操控。”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选举观

察计划成员陈家洛向端传媒表示。更改选制以后，由“入闸”开始，候选人的资格需要经新设立的资格审查

委员会审查；“出闸”需要争取绝大部分成员为建制派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即使当选后，政府亦随时可以取

消议员资格并追讨薪津，陈家洛认为，这次选举已等同威权式选举：“这样的选举和传统的选举理念，绝对

是背道而驰。所有威权下的选举都只是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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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2日，湾仔的立法会选举广告。摄：林振东/端传媒

回望2019年区议会选举以及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选举气氛都比今年炽热得多。从网上讨论区到各区街

头，建制派、民主派、乃至本土及自决派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针锋相对，政治论述与立场之间火花四溅，

投票率因而创新高：2016年的投票率为58.28％，2019年则为71.23％。

过往以政治光谱为基础的候选人分类，亦告失效。12月6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再次强调，爱

国者治港并非要“搞清一色”，而是要“五光十色”。然而，今次选举153名候选人当中，传统泛民政党如民

主党、公民党、工党等全数缺席，换来更多传统建制政党的候选人，以及具中国大陆背景，例如人大政

协、中资企业、港漂等陌生名字。被外界视为“非建制派”的，只有14人，“不过，绝大部分通过了这些关

卡入闸（的候选人），就已经被官方定义了，一定是支持（政府），或者要稳定发展，跟随主旋律起舞

的。”陈家洛认为，不只光谱，连最简单的建制与非建制之分，也许亦失去意义。

今次选举标志香港踏入新时代。未来，还有谁被允许参选？所谓“非建制派”又能有何作为？那一批陌生的

参选人，又会为政局带来什么影响？投票率最终会有多少，各方又如何诠释？

“选票和民意，连配角都不是” 


根据候选人自己的政治连系及表态，今届参选人可分为三大类：建制派，即传统建制阵营政党及成员；“非

建制派”，自称中间或者民主，而成功通过重重审查的候选人；以及具中国大陆背景，如人大政协、中资企

业、港漂、或者选委社员如基层社团、全国性团体成员。

自从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为90席，直选议席却由35席减少至20席后，早有多个分析指，主要依赖直选

建立上流阶梯以及积累资源与人才的建制派，影响力或会受到打击。加上今年3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

飞龙的“忠诚废物论”（编按：田飞龙表示“中央决心打造的不是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被指是冲著传统

建制派而来），人人都是爱国者之下，香港传统建制似乎面临重大挑战。

在这个情况下，今届选举的153名候选人当中，传统建制派出了60多人出战，是人数最多的政治势力。即

便只有一半当选，亦将占有总议席数的三分之一。

在直选议席压缩下，建制候选人找到了新的战线：议席数量多的选举委员会界别。以民建联及工联会为



例，两党分别派出6人和4人出战该界别，角逐共40名议席，其中不乏重量级人马，如现任议员葛珮帆、麦

美娟等；较为小型的新民党，亦有容海恩等3人出选此界别。至于以商界势力为主的经民联和自由党，一如

以往，继续视功能组别为主要战场，例如工业界、金融服务界、饮食界等，两党亦合共派出3人出战选委界

别，若果全数当选，其议席将与2016年的11个席位大致相若。



陈家洛形容，传统建制派出大量人选，符合政治逻辑：“以这一个比较急就章的选举，应该会以稳定为先，

所以会有这么多旧的建制，打算将自己的饼画大，作为最清楚简单的策略目标。”以民建联为例，早于6

月，民建联推出政治人才训练班“政道”、人才库计划“贤路”，建议政府可以增加吸纳政党人才，其目的与

派出多人参选，其实同出一辙：“挨了几廿年，去到这一步，改变了制度，我们可以入政府就入政府，不入

政府的，就在议会取回他们认为应有的份额。”

不过，议席多寡不一定与影响力成正比。以往，即使是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其权力来源，更多来自于其

背后所代表的民意。然而，目前选举制度之下，争取资格委员会和选委会的认可成为重点，民意影响力大

幅削弱，陈家洛坦言，现时选举更像是“一个政治的讨价还价，至于选票和民意，连配角都不是。”

加上，现时政府已改变了对于行政立法关系的看法，由制衡监察，转变为配合政府施政，陈家洛认为，传

统建制的议席数目，其实已无伤大雅：“你进入议会，他是期待大家去辅助这个政府......难以想像未来有一

个政党，即使他是最大，可以是一个执政党的姿态出现，这是没有可能的。”

尴尬的“非建制派”，如何保议会多元？ 


建制阵营似乎主宰了局面，但仍有人称要力挽狂澜。14名被视为“非建制派”的参选人当中，仅有离岛区议

员方龙飞及荃湾区议员刘卓裕报称“独立民主派”。至于在报名表格中，政治联系一栏中填报“基层民主派”

西贡区议会副主席蔡明禧，则于官方选举网站的候选人简介中，删走此政治联系。由专业动力方国珊推荐

的林素蔚，则于接受传媒访问时自称“贴地民主派”。至于其他参选人，例如民主思路的陈进雄、黄颕灏，

新思维的狄志远、黄俊瑯，前新思维成员黄成智，前人民力量成员谭香文和曾丽文，中科监察潘焯鸿等

人，一般仅自称为“非建制派”、“亲民主”或“中间派”。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摄：林振东/端传媒

钟剑华指出，当传统的民主派经已被审查制度拒诸门外，这批成功“入闸”的参选人，实在难以自称为“非建

制派”：“大家都是要跳入阿爷（中央）画好的圈内，这才是最重要。至于民主，非民主，你站在哪个位

置，已经不重要。”以谭香文为例，提名期刚开始，她已成功争取10个选委提名，其中包括民建联成员兼港

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遭不少民主派支持者质疑，她是否亦算是“非建制派”。至于民主思路、新思维、

冯检基等人，相信亦难以说服民主派支持者，详见端传媒另一篇报导。

这亦引申到民众的观感问题。陈家洛表示，所谓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不是靠自称，而是要与民众有连

结。当民主派政党及组织被剔除，这批候选人却成功过关，民主派支持者自然难以将这14人与以往的民主

派组织产生连结。

网媒《众新闻》曾向不同“非建制派”候选人发送问卷，以重启政改、六四事件、23条立法等探询他们的立

场，是否与民主派相类。其中，刘卓裕和黄成智的答案似乎最接近民主派，例如两人都不支持23条立法、

在议会会提出平反六四动议、支持重启政改等等。然而，钟剑华认为，权且相信他们进入议会后会贯彻始

终，提出重启政改、平反六四等意见，在民主派等同反对派的主旋律下，他们随时面对被DQ的风险：“随

时DQ你，没收人工津贴，他们可以做什么？”

陈家洛进一步指出，“非建制派”其实身陷一个paradox（吊诡）之中。由于在是次选举中，民意不再如以

往般重要，在各势力之间的盘算和分配之下，“如果你（非建制派）太成功，分分钟就觉得你会威胁到既得

利益，所以他们必须维持疲弱的状态，才可以交换到入场券。”

在此前提下，陈家洛认为，对于议会日后仍有多元声音的可能性，“不能够有太多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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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5日，北角的立法会地区直选参选人广告。摄：林振东/端传媒

“红色力量”崛起？ 


新选制下，一众具中国大陆背景的候选人借机崛起。参选立会人数最多的，当属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

员。其中，有较为港人熟悉、本身是民建联成员的港区人大陈曼琪及北京市政协郑泳舜，亦有较为陌生的

名字，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屠海鸣、河北省政协周文港、重庆市政协兼教联会副主席邓飞等。翻查资料，这

类别的候选人，有不少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的成员。这些人，大多参选选委会界别。

第二层则是具有基层、同乡社团、全国性团体身份的参选人。新选制之下，这三种团体成为了全新的选委

会界别，它们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匪浅。所谓全国性团体，例如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中华海

外联谊会（海联会）等，其编制由中央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决定，成员亦大多是全国人大或政协委员。是次

选举中，他们专攻功能组别及选委会界别，例如参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全国青联副主席、霍震

霆之子霍启刚，或者选委会的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孙中山第五代后人孙伟勇等。

至于基层、同乡社团，例如新界社团联会、九龙社团联会等，以往在香港政坛不算活跃，但在政治运动中

则常见其身影。在一篇端传媒过往的报导中，一位不愿具名的政治学者曾表示，这些社团和中联办关系密

切，是以中央挑选他们作为选委会的中坚份子。有别于以往选举，他们类似二线、助选的角色，例如组织

和参与不同的造势大会及联署等。以今年为例，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等26个省级同乡社

团举办花车巡游，呼吁市民投票。



今次选举，他们派出不少成员参选，例如有众多民建联成员的新界社团联会，其理事长陈勇出选功能组别

的全国人大代表界别，成员李世荣、陈克勤等参战直选。



第三层是具有中资企业背景的候选人。他们大多参选功能组别，更有人于同一界别竞争，例如商界（第

三）中的中海外地产董事总经理游伟光，以及招商局港口董事总经理严刚。另外，参选选委会界别的交银

国际董事长谭岳衡，于招商银行网站的介绍中，称其为“中共党员”。谭岳衡回应香港报纸《信报》查询是

否曾经加入共产党时，未有正面回应。

最后一层是“港漂”背景的参选人，共有三名，包括参选功能组别科技创新界的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

副研究员、全国青联委员吴池力，参与直选新政治团体“香港新方向”成员、港铁公司工程师张欣宇，以及

参选选委会界别的前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研究主管洪雯。

“以往他们可能不想踫这趟浑水，但现在有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让他们参与。”陈家洛认为，这批具中国大

陆背影的候选人，在新选制下有机会占有一定份额。钟剑华估计，未来或会有更多“港漂”参选：“类似某些

大学的研究组织，过去几年都慢慢被国内的研究生抢占位置，加上制度亦favor他们，若出现这个局面，我

不会太意外。”

不过，两人都同意，看似来势汹淘的“红色势力”，未必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或者整合为全新的政治声

音。钟剑华指出，不论是建制、非建制、中资、港漂，只要身在这个高度受控，“权力一体化”的选举游戏

之中，只会有一种立场：“就是要配合特区政府施政，行政立法配合。总之这个格局是设定好了，你放谁进

去都一样，我觉得是谁都不重要了。”



有“港漂”背景的参选人、新政治团体“香港新方向”成员、港铁公司工程师张欣宇的选举广告。摄：林振东/端传媒

民众对选举产生距离感 


选制突变，候选人更迭，民调受到执法部门挑战，未知的红线风险......端传媒曾访问多名学者，请其分析

今届选举，惟大部分人均表达了困难。而多年来分析选举的香港学者马岳和蔡子强，近日举行新书发布

会。会间，两人宣布将会淡出选举评论：“一代人做一代事，可能我这个年代已经结束了。”

学者对选举几近无话可说，市民亦对选举兴趣缺缺。面对低沉的选前气氛，以及空前新低的投票意向民

调，钟剑华形容香港政府是“尽了全力去宣传”。铺天盖地的广告，各级官员把握每个机会、甚至拍摄影片

呼吁投票，再到推翻沿用的防疫政策，进入投票站不需使用“安心出行”程序，投票日当天各公共运输机构

提供免费交通服务，首度开放居于中国大陆的港人于边境口岸投票，政府可谓奇谋尽出。

另一方面，其他组织如政协、同乡会等亦全力协作，除了上文提及的花车巡游行，根据《众新闻》报导，

有政协及同乡会提供机票住宿，鼓励投票；连香港当红艺人团体Mirror亦需出动，现身于香港电视台

ViuTV新上架的宣传短片：《12月19日 拣拣单单 投你所好》。

“宣传是已经做足了，但没有效果嘛......甚至有赶客的效果。”钟剑华道。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有

三成四人表示，特区官员宣传反而减少了他们的投票意欲。

陈家洛表示，政府对于选举的论述混乱不一，亦令整个选举的本质变得模糊。以特首林郑月娥为例，本来

一直大力鼓励市民投票；12月8日，她接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访问时表示，投票的高低不代表甚么，

又引述说法指，当政府公信力高的时候，投票率反而会降低，因为市民没有强烈诉求要选择议员来监督政

府。另一方面，在不少候选人都声称，进入议会会为民发声，监督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于

12月10日，出席一间中学的成立典体时表示，相信新制度下选出的议员会配合特区施政，“政府都说你们

不是为民请命，是配合施政。”

宣传同时，政府又加上诸多制约。廉政公署高调表示，将会史上第一次总动员出动监察选举，强调禁止呼

吁不投票或投无效票（白票）及故意妨碍阻止他人投票，又通缉流亡海外、呼吁市民投白票的前立法会议

员许智峰及前区议员丘文俊，并先后以涉煽动投白票拘捕六人。香港廉政专员白韫六亦表示，正研究香港

民意研究所的民调有否构成公开煽惑他人不投票，该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回应指，民调没有任何建议

成份，仅将市民看法纪录下来。12月17日，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选举日前最后一轮民调，但有关投白票的

相关数据，则会押后至选后才公布。钟剑华指：“现阶段大家都知道，有些人被捕，有些人被查，又说要调

查我们 又真的有人‘搞’我们 我都不怕说了 所以我们暂时不会说太多 ”



查我们，又真的有人 搞 我们，我都不怕说了，所以我们暂时不会说太多。

另一方面，警务处长萧泽颐表示，将会于投票日部署逾万警力，以确保选举过程顺利和安全；香港政务司

司长李家超亦声称，有“外国代理人”潜伏香港，刻意阻挠选举。钟剑华认为，上述种种，都压抑了有关是

次选举的讨论空间：“任何选举中，容许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媒介有讨论，学界有讨论，在各种社交平

台有讨论，义务机构会有活动，过往选举，很多NGO都会举办论坛，学校里，学生可能会有不同活动，记

者也会采访，不同阵营的助选团之间的语言，动作火花......过程中有很多debate，才会heat up这个

campaign。”

2021年12月16日，近26个社团合办“全港省级同乡社团支持立法会选举花车”大巡游，车队约涉100部车，巡游港九新界呼吁市民投
票。摄：林振东/端传媒

加上是次选举缺乏竞争性，令市民，以至整个社会都对选举产生距离感。“这次所谓完善了的选举，实际上

是将所有可以肩负民意的人都剔除了......变相有很多人都是用这种心态来应对这次选举：我不理了，算

了。”钟剑华指出，民调有不少数据都反映出市民对是次选举漠不关心，例如，有近五成七受访者表示没有

或很少留意有关选举论坛的报导，六成人完全不知道所属选区有什么候选人等等，“这个议会，与我无关。

一种割离，我和制度之间的割离。”

不只市民 这种割离感 遍及香港各个层面 钟剑华表示 今次民调首次没有进行滚动式调查 其中一个



不只市民，这种割离感，遍及香港各个层面。钟剑华表示，今次民调首次没有进行滚动式调查，其中 个

原因，是缺乏过往来自媒体的资助。“过往now cable 、TVB、以前的ATV，甚至个别的印刷传媒，明报、

信报，都会有少少赞助。我们一有数据，首先会发表给他们，四小时后才自己公布。今年我们曾经问过

的，一个传媒赞助都没有。”钟剑华认为，这亦或许反映了，媒体研判这次选举没有太大新闻价值。“以往

报导不同阵营的支持度消长，哪个人拉得好紧（竞争很激烈），都是好juicy，好吸引眼球的事。”

乃至候选人自身，亦对选举工程失却了过往的心力。《明报》曾尝试向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发问卷，仅有39

人回复，各大政党如民建联、工联会、经民联、自由党和新民党的候选人，全部没有回复查询。钟剑华表

示，某程度上亦反映了，候选人自知选举焦点不在工程，亦不在民意：“这次选举不是拼这些，不是拼政

纲，不是如何回应媒体感兴趣的问题，为何要花时间去做呢。做多了，说错话，可能更麻烦。”

支持建制的市民，亦未能与选举产生连结。陈家洛表示，他对建制选民的冷淡感到不解，“其中一个可能

性，可能是选举有很多新面孔。”他以民建联成员、参选香港岛东的梁熙为例，36岁的他于传单中声称“服

务港岛东29年”，“当然不是他服务，而是民建联受务了29年......他们未有那种魅力和能量，令大家可以转

化成talking point。他们能够做的，就是说我是属于这个团队的，这个团队服务了大家很多年。”

没有对立，没有争拗，剩下苍白的口号。陈家洛观察几个选举论坛，发现不少候选人仍然要努力介绍自

己：“以往不是这样的，以往就是讲主题，2012双普选，打倒功能组别，推动真普选，如此类推。大家视

选举作为一个政治较劲的平台，亦可以是一些论述的平台.......现在是全都没有了。现在是行稳致远，拨乱

反正，都定给你了。”

新选举制度行稳致远，钟剑华估计，全面割离的局面，不是十年八载就可以消化。“2019年、2020年，出

来抗争的，很多都是十三四岁的学生......要完全清洗这些北京所谓的余毒，可能是几个世代的事。未来几

年swing back的可能性很低。”如是，没有了议会过程，压抑的民意亦无处宣泄，钟剑华担心，未来所有

政府的政策，都会失去认受性：“一时之间，政府做事会更方便，一旦出错，没有人会own（承认）这个问

题。”

“有些人说，会更加珍惜做我们民调的机会。因为我们差不多成为了，很多人表达意见的唯一平台。”钟剑

华道。

（各界别候选人人数众多，完整候选人名单请参阅选举事务处网站。）


